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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區土改中的「鬥地主」

⊙ 李巧寧

如果說1946至1949年間解放區的土改是出於中國共產黨內戰動員的需要，是為了從解放區獲

得充足的兵源，1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土改則是為了在廣大新區建立新的政治、經濟

與社會秩序，樹立與新中國相適應的全新的價值觀念。立新的過程，也就是破舊的過程。土

改之前，經濟上相對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農村的權威，他們不僅扮演當地鄉民的精神

導引，幫助調解鄉民間的糾紛，而且在村裏的所有重要活動中擔當重要角色。新區土改，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打破地主階層在經濟上的優勢和在當地農民中的威望，打破他們所代表的

鄉村傳統文化。為了徹底地做到這一點，鬥地主被認為是十分必要的：通過「鬥」，使地主

在新政權的威勢下「主動」交出地契、耕畜、農具、糧食和浮財；通過「鬥」，打掉地主的

威風，使他們名譽掃地，為鄉民所不齒。

一、動員農民鬥地主

要讓農民普遍地起來鬥爭作為鄉村權威的地主，必須從思想上說服他們，打破在農民中普遍

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行兇報復」和「良心命運」等觀點2。為此，新中國政權對

農民進行了階級教育，即告訴農民，人是有階級的，人可以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有

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剝削階級，他們是靠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而發達起來的；沒田沒

地，生活貧苦的人是被剝削階級，他們因為被人剝削而生活困苦；剝削階級是靠剝削被剝削

階級而富足地生活著的；在農村，地主是剝削階級，他們為富不仁，遊手好閒，窮兇極惡，

不僅剝奪了本該屬於貧苦農民的田地，佔有了雇農的大部分勞動果實，而且霸佔了貧苦農民

的妻女；貧苦農民只有在新中國政權的支持與幫助下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才能翻身做農村的

主人，並過上好日子。

階級和翻身的話語看似簡單而有邏輯性，但離農民的日常生活（春種秋收、家長裹短、生老

病死等）太遠，和農民所信奉的生活倫理（有借有還、人各有命、做事憑良心、租地交租天

經地義等）大不相同，更何況農民和地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鄰里關係、宗親關

係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謹慎、勤勞實在，是公認的本分之人或恩德之人。要讓農民把各

種各樣、千差萬別的現象都用階級、翻身這一條線挼順並串起來，並不容易。

為了使這套話語儘快融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為農民所接受，新區土改工作者（即土改工作

隊）主要採取了三個措施：反復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

理論講解就是通過大會、小會向農民講階級剝削及翻身的道理。時為復旦大學教授的譚其驤

先生1950年10月至次年2月先後在安徽五河縣和靈璧縣，以土改工作隊成員的身份參加土改，

他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向農民講階級：10月31日「下午開貧雇農（即無地少地）農民會，進行

階級教育，引苦訴苦……」；11月12日「飯後急回集，召開村幹代表會，講階級，未竟」；

11月15日「開二次代表會（農會會員會）。上午XXX致開幕詞，XXX講階級」；11月16日「晚



召開貧雇中農會，講階級」；12月20日「至張冉XXX寓所開貧雇農中農會，進行階級教育，宣

傳農會作用」等等。3可以看出，講階級不是一蹴而就，是一個反覆說明的艱難過程。具體怎

麼講呢？通俗地說，就是把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點一點地歸於階級剝削，用階

級分析的方法作出解釋。比如在青年會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釋為

階級剝削、窮人娶不起媳婦或看財禮嫁女兒是因為貧困，而貧困的根源是地主無情地奪走了

本該屬於窮人的勞動果實；在老年會上，把老人沒錢看病、遭兒女嫌棄等日常問題和階級緊

緊掛鈎：這些都源於窮，源於世世代代遭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其他階層的會議上亦如此。

曾在四川瀘州進行過土改工作的吳茂蓀1951年12月2日在北京介紹土改經驗時就強調：「婦女

會上應將一切婦女痛苦歸之於地主，家庭不和亦然。」4

理論講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隊成員實施，它面向一定群體的聽眾，有相當的影響面，所講的問

題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為每個個體所遇到的現實問題千差萬別。針對個體進行串聯，

彌補了理論講解不易深入具體的缺憾。串聯有時是工作隊員入戶發動農民，有時由工作隊培

養的根子聯絡進行。所謂「根子」，是土改工作隊下村後，經過了解情況，尋找到的苦情

大、有熱情、善於團結人、可以為工作隊所依靠的典型群眾。由於根子對當地情況相當了

解，對每戶的具體情況及每個人的性格都有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們和農民面對面地交談，

逐個地啟發動員，既能從每個動員物件的具體問題出發，以農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

農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階級問題，又可以用階級觀點把其他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聯繫起來，

進行「天下窮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聯有時是在根子和動員物件之間一對一地進

行，有時是根子帶著幾個已經串聯好的人一起去和動員對象交談。串聯的內容一般是從農民

的窮苦談起，千方百計地把窮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剝削與罪惡，自然地激發起動員對象對地

主的仇恨。這樣的串聯對思想單純、思維方式簡單的農民一般是比較容易成功的。請看廣西

柳州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2月土改串聯的一幕。2月7日晚，一批串聯來的人一起在鄧榮祿家串

聯窮苦農民楊泰木：

當大家幫他算了剝削賬，算出他四十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十萬斤穀子去了的時候，他

很激憤地跳了起來說：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談別的問題，他都聽

不進去了，他一心就想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當時有一個剝削他的地主在他面

前，他一定一下就會把他捏死。5

但有時，串聯也不是費一番唇舌就能見效的。同樣是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土改中的

兩個情形：

……在鄧旺家碰到鄧榮福。我們圍著火，同他談了很久的家常。在這次談話中才知道，

他他曾受過下回（筆者按：屯子名稱）地主鄔楓先長期的剝削，他曾先後當過鄔家七年

的長工。我們幫著他算了剝削賬，可是這個單身漢的感觸卻並不大。6

天福家窮，根子從現實的苦況出發去串聯天福老婆：

……問她衣服為甚麼這樣爛，她很生氣地說：「你的衣服比我還爛，你為甚麼不買？」

「你家連雞籠都沒有，還問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罵豬罵狗，說命不好，羡慕地主

生活；說被地主剝削是命裏活該。誰要與她多說就罵誰，嚇得誰都不敢去串她。7

遇到後面兩個情形，就需要多次串聯，或用訴苦的方式來啟發。訴苦就是由培養好的苦根在

不同規模的會議上飽蘸感情、聲情並茂地訴說地主剝削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巨大苦難，然後



由土改幹部或其他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人當眾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標

引向具體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階級及其代理人，即「不但要算剝削，還要查政治壓迫，不但

要追窮根，還要追後台，由地主階級到帝國主義，由反革命分子到蔣介石到杜魯門」8。應該

說，訴苦是一種煽情，它不僅可以使聽眾由他人之苦聯想到自身之苦，而且會使參與者的苦

難感成倍地膨脹，經過追查窮苦根源後，濃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階級。

具體地說，訴苦一般經過尋找可能的苦主（或稱「苦根」）→啟發引苦→小會訴苦→幫助總

結小會訴苦的經驗教訓，指點一定的訴苦技巧，培養成熟的苦主→大會訴苦→幹部分析苦主

的苦情並引伸到階級壓迫這幾個主要步驟。要使訴苦產生預期的效果，尋找人品好、生活

苦、會訴苦的苦主很關鍵。找到合適的苦主後，土改幹部對他們進行啟發，引出他們的苦

情，並幫助他們根據土改鬥爭的需要對苦情的內容加以取捨，然後給予苦主在小會上訴苦的

實踐，並幫助苦主分析總結小會上訴苦活動的經驗教訓，指導一定的訴苦技巧，經過幾次小

會訴苦的實踐鍛煉後，逐漸使之成為成熟的苦主，並選擇其中的突出者到大會上去訴苦，煽

起更多群眾的苦情；土改幹部在苦主的訴苦剛剛結束，群情激憤之時，趁熱打鐵，及時地運

用階級觀點對苦主的苦情進行分析，並明確地把受苦根源指向地主階級，把群眾憤恨的焦點

引向地主階級。正如陝西南鄭縣十八里鋪區在總結土改訴苦經驗時所說：

訴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啟發運動，打破顧慮，深入進行講苦、引苦、連苦的教育，使

代表能夠意想到自己痛苦，而鋒芒出激烈的訴苦要求，這時即應開始典型訴苦，以苦引

苦，在訴苦過程中，領導善於根據情況隨時啟發誘導、深入連苦的教育，使台上與台下

領導群眾的情感完全融合起來，苦苦相連連成一片，在幾個典型的引苦下，為了普遍訴

苦，應速轉向小組訴苦，小組訴苦進行到一定程度時（照顧到面的發展），發現出苦大

的、有深刻教育意義的，即可正式轉入大會訴苦，訴苦也必須要和追窮根結合起來……9

由於在訴苦活動中，無論苦主還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與情節都是農民所熟悉的，所以它對農

民的觸動較大，煽情、發動的效果也相當明顯。很多農民在聽訴苦時，都被深深地打動，形

成了一定的階級認識。請看廣西柳州柳城縣1952年土改中幾個屯的根子們小會訴苦的一個場

景：

根子們圍著一堆柴火團團地坐著。主席楊坤林（南村人）說了幾句話後，大家漸漸地訴

起苦來了，其中四個女的訴得最成功。當關妹說到她被賣到六休不忍離開自己的爹娘及

被賣後生活如何困苦的時候，她早已經泣不成聲了；坐在她旁邊的三個婦女也跟著她哭

了起來。山腳的桂英對她的苦情還沒有訴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殺死的父親及逃

難時被鬼子衝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媽，以及她被地主剝削的苦況時，便放聲號啕痛哭起

來。有幾個男的貧雇農也跟著落下淚來。10

這次訴苦會連在座的土改幹部「我」都被打動了：「這個會不僅教育了農民，也深深地教育

了我，使我也從訴苦中受了一次階級教育的洗禮。」11可以說，大多數土改幹部所宣講的階

級觀點多來自於書本、檔和領導人的講話，自身並沒有多少切身的階級仇恨和感性的階級意

識，他們用階級觀點組織起來的農民訴苦，反倒給他們所接受的階級理論增添了鮮活的內

容，強化了他們的階級認識，並更堅定地以之教育農民。土改幹部與農民之間的這樣一種互

動，催化了階級意識在農村的成長。

通過反復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再加上給地方戲、歌謠等民間文藝形式賦予階級鬥爭的

內容，到處佈置類似於「貧雇中農團結緊，消滅地主階級做主人」12之類的口號，這幾種方



式互相配合、互相促進，使大多數貧苦農民對地主階級的罪惡有了一定的認識，為起來鬥爭

地主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和鋪墊。

二、鬥地主的運作

為了徹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風，鬥地主一般有兩個主要環節：其一是開鬥爭會，其二是沒收地

主財產。

開鬥爭會是打垮地主威風的重要手段，新區土改中各地幾乎對每個地主都開過鬥爭會。會議

的規模有大有小，有以村為單位的，也有以鄉為單位的。為了把鬥爭會開得轟轟烈烈，這類

會議一般都與訴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養好的苦主逐個登台，歷數鬥爭對象的種種罪惡，激

起與會者的憤怒情緒，然後在群眾的鬥爭下由地主交待認罪。衡量一次鬥爭會是否開得成

功，不僅要看群眾對地主的鬥爭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眾的鬥爭下表現得伏伏貼

貼。以廣西柳州柳城縣山腳鄉1952年2月的兩次鬥爭會為例。

24日晚上鬥爭地主楊福相：

鬥爭一開始，他（筆者按：指楊福相）就自己承認他的罪惡，痛罵了一頓自己，並且大

哭著，自己跪了下去，請求群眾寬大他，給他一個勞動改造的機會。這麼一來，群眾都

軟了，泰安（筆者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後邊，榮福（筆者按：根子之一）甚至用

手去把他牽了起來，有的人更表現出憐憫他的樣子，把頭都掉了開去。當然也就沒有人

肯面對面地鬥下去了。13

26日中午鬥爭地主楊富相：

鬥爭大會開始，當楊富相拉到會場來的時候，群眾一齊盯著他，忽然靜下來了。首先跳

上去鬥他的是南村的楊火貴。火貴控訴他，解放前強迫各村的人為匪，不去，他就威脅

各村的農民說：「不去，我把你們全村的人殺絕！」當火貴說到這裏，大家都一齊憤吼

起來了：「跪下！」那傢伙只好軟軟地跪下了。接著跳上去控訴的，有楊安泰、楊定

坤、龍伯媽、楊五金的老婆，先先後後跳起來鬥爭他的，就有十幾個之多。鬥爭表現得

很激烈！可這傢伙卻甚麼都不承認，……總之，你要他交待甚麼，他就抵賴甚麼。14

這兩次鬥爭會都被認為是失敗的，對楊福相的鬥爭會缺乏激烈的群眾鬥爭，對楊富相的鬥爭

會缺乏地主的認罪。如果對哪個地主的鬥爭會不成功，土改幹部就會指導群眾總結經驗，反

復鬥爭，直到把該地主鬥倒鬥垮為止。

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對地主進行說理鬥爭，不允許體罰、打罵，但在實際操作中，各地普遍

地出現捆、綁、吊、打地主等亂鬥亂打現象，多數土改幹部或鼓勵，或聽之任之，或身體力

行。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鬥爭會上，經過訴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憤，難免衝上去對地主又

打又罵，甚至泄私憤；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土改幹部認為只說理不足以徹底打掉地主的威

風，體罰地主不僅能長群眾的士氣，而且能較快地使地主變得伏伏貼貼。以陝西為例。安康

專區洵陽縣土改初期一個全鄉鬥爭會上鬥四個地主和一個半地主式富農時，兩個被打，三個

頂了石頭，其中一個嘴裏咬一塊石頭，有的村讓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組一個幹部叫民

兵把地主捆起，動員群眾打；渭南官路蔡村鬥了六個地主，其中五個被吊打，群眾稱之為

「六個地主打了兩雙半，留下一個打得眉眼爛」；蒲城個別鄉鬥地主時把地主吊在樑上，腳



下還給垂石頭，還有的用「鳳凰單閃翅」、「猴吃桃」、「站炭渣」、「劃白圈監禁」等方

法逼供；褒城縣第一期進行土改的30個鄉中計有18個鄉發生過打人現象，被吊打地主近40

人，參加吊打的幹部有12人，某工作組長親自打地主的耳光，個別鄉村還製造了不少的新花

樣如「掛糞桶，雙手舉起口張開，冷水洗腳」等。15

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即使經過了土改初期的階級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區群眾都完全

接受了階級觀點，在鬥爭會上對地主充滿仇恨；或者說，階級觀點並沒有能夠徹底地消解群

眾原有的價值觀念。前述譚其驤所記安徽五河縣喬集村1951年11月20日鬥地主張學申時，

「群眾皆發笑」，因為群眾知道張學申不過是代替其父挨鬥而已：「學申父為惡霸，管公

堂，去年已死。學申好人，現家中僅有薄田十四畝，內四畝水澆，生活不及貧雇農」。16廣

西土改中，1952年3月16日柳城縣六休屯的幾個農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鬥地主楊成的會上

打瞌睡、吃紅薯、發笑、嘰嘰喳喳等；就連在鬥爭被土改幹部認為是最「頑固狡賴的老滑地

主」楊朝達時，也有群眾在發笑，還有叫「朝達哥」的。17陝西省南鄭縣土改鬥地主時，發

言的主要限於積極分子範圍，大多數群眾不是理直氣壯，說話時藏在人後邊把頭低下去

說。18

如果說開鬥爭會是要從精神上打垮地主的氣焰，那麼沒收財產則是從經濟上打擊地主。有的

地方在成功地對地主開過鬥爭會之後，緊接著開展沒收地主財產的活動，有的是兩項活動交

叉進行，即開過鬥爭地主會之後去沒收其財產，在沒收過程中再以鬥爭會相配合，以保證徹

底地沒收「浮財」。沒收活動一般由土改幹部、當地農民協會的領導以及部分或全部群眾參

加。根據1950年6月30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規定，沒收地主的財產指的

是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其他財產不予沒

收。事實上，各地在對地主財產的沒收中，不僅沒收了土地改革法所許可的五大件，而且把

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財上，即所有被認為是地主用於過浮華奢侈生活的物

品，如四季衣物、梳妝用品、首飾、錢財等，有的甚至連地主家屬的財產也沒收掉了。有親

歷者這樣記述：沒收「全部土地，及多餘的房屋，財產，家裏所有東西，都可以叫做浮財，

都要拿出來，好像舊時代犯了法的人家被抄家一樣，家裏任何東西，都可以由工作隊來搬走

的，只要他認為這些物事是多餘的，地主家裏所不必要的，大量的四季衣服和傢俱雜什，都

可以被搬走一空」。19

列寧把革命稱作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在新區土改中，沒收地主財產可謂此類盛大節日之一

種：群眾的情緒是高昂的，因為沒收的地主財產將以「土改果實」的名義分給群眾。我們還

是看一下廣西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沒收地主財產的生動場景：

沒收地主楊朝達家財產的工作今天開始。中午六休農民開了一個動員大會之後，男男女

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蕩蕩地一齊向楊家進發了。六休農協代表主任鄧旺把楊叫了過來，要

他首先交出紅契。……紅契點交完畢，群眾要楊自報他家的財產。自報不實，大家就起

來鬥他，要他把分散的財產交出來。沒收委員會的人卻一湧而進，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

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鍋盞、犁耙鋤頭、碗瓶缸罐，一切大小雜物通通都搬出來

了。楊的老婆被捆綁著。……他女和兩個孫女便把群眾帶到左邊的樓上去，大家一搜，

便發現了夾牆，從夾牆裏搜出了一堆煙葉，再一搜便從一處樓角邊的小夾壁內搜出一大

堆左輪和卡賓槍的子彈來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彈，怒火都燃燒起來了，……這老傢伙

看見自己的秘密被發覺了，嚇得面無人色，最後只好承認他知道楊澄（筆者按：楊朝達

的兒子）還有槍支和子彈埋在白洋嶺，他願意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來！……入晚，當



白洋嶺又挖出五六百發子彈的消息傳出後，全屯的人都沸沸揚揚地鬧開了。因此到晚上

再鬥楊朝達和楊澄的消息傳出後，有幾個從來就不大參加會的老頭子也很早地就到會場

上來了。20

對地主的鬥爭除了開鬥爭會和沒收財產之外，還有一些輔助的形式，如公審會的威懾、廣泛

製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對地主不斷訓話和傳訊等。人民法庭開公審會就地鎮

壓甚至槍斃幾個聲威比較大的地主，對其他的地主產生極大的心理威懾，很容易使他們變得

順從；通過標語、口號、民間歌謠等廣泛製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並不斷地對

地主傳訊和訓話，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認為土改作為「運動」不過是一陣風，刮過就風

平浪靜，因而想「拖」過關的思想。

三、鬥地主的結果

由於鬥地主是群眾普遍參與的活動，所以它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遠。對於地主而言，家裏的

東西被沒收殆盡，物質生活上大多陷入困境，一些靠勤儉發家的地主變得無心生產；此外，

他們昔日在鄉鄰中的聲威一掃而光，不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沒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

罵嘲笑的物件。正如陝西西鄉縣第一期土改工作總結中所說：經過土改，「向來農民最敬重

的『張先生』、『李老爺』等人物，現已在農民口裏隨便叫談著『張地主』、『李惡

霸』」21。在陝西鳳縣，土改還沒徹底結束，群眾就普遍地對地主另眼相看了：雙石鋪地主

高XX到大坪開會，灰溜溜地一個人圪墩在廟牆根沒人理他，而農民們在一邊大說大笑，談論

他們的土改，也談論著：「過去地主來坐在咱們屋裏，還得好茶水招待，現在咱不理他

了」；連地主楊維時的外甥也說：「群眾借我的家俱我都借給，要是地主楊維時借，那就不

行」；有的貧雇農說：「土改前咱遇見了地主，你得先給人家打招呼，現在路上遇見了地

主，他把頭低下，不敢抬起來，要是抬起頭來，也得他先招呼咱，咱還不理他」。22有的地

主領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綁吊打鬥爭對象的手段，此後一見民兵就嚇得打顫。23

當然，也有一些被劃為地主的人對自己在土改中的遭遇深感不公，內心不服。比如土改時，

陝西省洋縣石冠鄉地主楊XX罵鬥爭他的群眾：「狗日的鬥爭我，過不了三年國民黨來了，叫

我親爹都來不及」；另一個地主靳XX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爛，踩在腳底下亂罵：「你把我害紮

了」。24陝西省城固縣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後，依然憤憤不平：「我家土改被鬥爭過，房

子叫共產黨拆了，土地被窮人分了，共產黨是叫人上望蔣杆，五牛分屍，……這是利用窮人

整窮人，……這比土匪搶人還要厲害得多」25。同樣，土改時曾作為地主而在家鄉浙江硤石

被鬥爭的文人章克標數十年後回憶起自己被劃地主的經歷，心裏仍「有點擺不平」：

一共慶雲街鎮上，評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

因為我知道評定階級成分的標準是要看藉以為生的主要來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為

主，才可以評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來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實在是微乎其微的，哪裹

能是地主呢？……但這一項桂冠，卻無端而來了。26

難怪在土改結束的總結慶功大會上，章克標作為地主上台表態接受改造時以複雜的心情說了

一堆反話：

我評到了地主這個名頭，太開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創制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權，多



少辛苦慘淡經營，也許還要克勤克儉，尺積寸累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地主，我沒有這樣

用過苦工，下過大力，平白得了個地主成分，哪能不開心。……看到家家戶戶的請神祭

祖的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請地主太太，甚麼時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總是到處

有飯吃的，這就無論如何也餓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來地主老爺也一樣。所以

評到地主分子，想到將來死了之後，可以有這樣的鐵飯碗可吃，實在太好了，就禁不住

快活得要哭了。27

貧苦農民原本處於農村社會的邊緣，經過土改鬥地主之後，他們不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從

未享用過的東西，而且被新政權當作依靠物件，因而產生了強烈的翻身感，對新政權充滿感

激。就如廣西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5月慶祝土改勝利大會上一些群眾所表達的那樣：有的農婦

說：「十幾年我沒講過話，現在當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膽地講話了。從前我們多苦啊，現在

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歡喜啊」；有的男子說：「幾千年來，我們今天

算是真正翻身！就我個人來說，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從前，給楊朝

達做活，全家勞動還常常餓飯，那日子有多苦啊！現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有

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說：「我奶姥今年八十歲了，甚麼時候見到過這樣好的皮袍！現在她分到

這件東西了，多好啊」。28

同時，對地主的鬥爭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價值觀念。土改以前，農民以富為貴、為榮；土改

中地主被鬥爭的現實使很多農民認識到新時代是窮人的時代，「窮」是資本，是出身好，因

此土改後農民普遍地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產不節約」、「發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

為相當流行，許多農民在收穫後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產上的投資與積累，而是上街吃喝、買

消費品等。有的群眾甚至仇富，認為「富」就等於「壞」，等於「不仁」，人一富就變質

了，就變得兇殘，變成了人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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